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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從南部的山裡到了新北的山區，一轉眼在平溪這所學校待了三年，

竟然也到了要主題報告的年限了。為此我想了許久，在擔任新北平溪專

輔的三年間，自己的得與失，以及有什麼能和大家分享的。 

    在未到平溪以前，我在南部的一所住宿型專長學校擔任專輔五年，

那裡的住宿生分為兩類，一群人是為了訓練專長而願意到山區就讀，接

受舟車勞頓及辛苦練習，因為他們有一個夢想及願景；另外一群人，他

們是弱勢族群，家庭經濟跟功能都不佳，學校盡力找支持來照顧這群學

生。學生許多是社會底層的家庭出身，陣頭文化是日常、私下有偏差行

為或家庭衝突是日常，但因為住宿，在學校師生緊密的互動及規範的軟

硬兼施下，在不斷拉鋸的過程中，我看見一個個學生的改變，至此，我

感嘆環境能影響人之大，雖然我也知道這樣的改變不一定能在學生們畢

業後持續，陸續仍風聞他們在社區的違規行為，但學生常在回到學校或

是碰到老師們時，恢復當年那個靦腆笑容，那個瞬間，還是十分打動人

心的。 

平溪國中 
山間裡的學校 



    因為這個經驗，在要到平溪前，雖然知道是慈輝班，但認為以過去

面對弱勢家庭的經驗，應該可以藉過去經驗能以適應，但到了平溪後，

才發現，事情並不如我所想的那樣… 

    前兩年除了適應新北的各項規範及新的任務外，在平溪的個案也讓

我有了新的視野，有嚴重身心狀況需要臨時處理的學生、有情緒障礙需

要服藥的學生們、有多次破壞物品難以改善的學生…等，學生家庭或本

身所遇到的問題，都比過去曾遇到的學生嚴重許多，不論是專業或是心

力上，都需要更多的投入。不僅與學生相處，更要與多方的人員互動溝

通，住宿輔導員、原校老師，都是之前沒有遇過的合作對象，在不斷的

磨合與互動中，摸索著往前。第三年，覺得應該適應的不錯了，卻來了

ADHD 比例最高的一屆，也有人格違常傾向的學生，不僅白天要服務個

案，因為住宿，常常到晚上學生有臨時狀況發生，也需要互相支援，每

日的生活就像戰場，常常有新闢的戰役要進行，一群夥伴上班到八、九

點，是我們的日常，這一年的繃緊神經，確實讓人負擔頗重，也在想已

經繃緊三年神經的生活，是否會一直持續下去。 

    不過，三年生活雖然辛苦，其中還是有令人感動及覺得值得的事

情。看著前輩、同事們同心努力的為著學生付出，不計回饋的耐心和包

容，提供許多資源與機會，甚至在畢業後仍然給予最大的照顧，那些孩

子們回來時的笑臉，與多年前那些南部孩子的臉重疊了。 

    我想，環境不僅影響孩子之大，身在其中的大人如我們，也被薰陶

了，這樣的平溪，也很想讓其他人也知道。在專輔界，平溪跟豐珠是兩

個特殊的存在，我想也是許多人心裡不想去的地方，或是在合作的過程

中覺得很難相處，在外面看不懂平溪在幹什麼。要是我不曾在平溪，我

想我絕對也會有同樣的想法。但我因為我在這裡當了三年專輔，雖然也

不覺得輕鬆，但也有看到平溪的美麗與閃耀，想要跟大家分享平溪生活

的，那些日常。 

 



 

二、 平溪生活的日常 

    平溪是慈輝生與本地生皆招收有的學校，採融合編班，每班內都有

慈輝生及本地生。慈輝班主要是一群家庭遭遇不幸、家庭功能無法發揮

的孩子能以穩定學習及生活的地方，而非僅是將一些有行為問題或是非

行少年丟來的地方。而像是多年前「一碗陽春麵」這樣的家庭，家中經

濟負擔重、母親病重亡故、父親一人帶著多位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下，

到慈輝班就讀，能給予這個家庭一些支持及減輕經濟及照顧負擔，讓父

親能工作、孩子也能安心就學，讓家庭能被扶助。這是慈輝照顧學生的

初心。 

 

    因為申請慈輝資格的規定，導致學校 

家庭的脆弱性高，學生組成也相當多元。 

在 108 學年度的通報，一學期有 43 案， 

平均一週有 2案；全校 120 個家庭， 

有 40 個家庭曾被通報或正在脆弱家庭系統中， 

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有脆弱的風險及危機。 

而特殊生的比例高且逐年提升，全校特教比例為 30%，其中有一半學生伴

隨有 ADHD，此與新北國中特殊生比例 4.4%相較高出許多。而各年級特教

比例，從九年級為 10.5%，八年級 18.4%，到七年級暴增至 57.5%。極高

的特殊生比例影響學生在校生活及班級學習狀況。有班級全班有近一半

的學生有衝動控制不佳及注意力不集中的狀況，上課一不慎就會發生學

生間衝突，老師在上課過程也需要花費多倍的力氣。而下課期間也層出

不窮的有爭執出現，一下有人在角落尖叫哭泣不願意說話、一下有兩個

人在走廊已經有衝突打起來，需要學務處或是輔導處協助介入處理。 

    在此正式揭開平溪日常，讓大家一起跟著我們看看孩子們在平溪的

生活。 



 

    慈輝生遇到的第一個困難就是上學之路遙遙，散居新北各地，許多

人為了能準時到校，需要四、五點起床，搭公車或走路到鄰近捷運站，

趕搭第一班捷運，從各色捷運線轉至文湖線，這時他們已經花費一小時

在路程中。風塵僕僕的到了木柵站後，規矩的排著隊，與要上山的登山

客或是觀光客等待著 795 的到來，接著又是約莫一小時的車程，他們才

能抵達平溪國中大門口。掐指一算，這群孩子在週一一早需要花兩至三

小時才到學校，而這趟車程，每週兩次，一學期有 30-40 次，我有時都

不得不佩服那些孩子到學校上課的動力，也能體諒他們有時的缺席，只

是需要我們多一點關心了解以及鼓勵。所以有時也會在與原校溝通後，

希望原校可以就近協助家訪了解或是陪同學生到校，一同解決學生所面

對之困境。 

    到校後，會先進行防疫及安檢。在校門口為每位學生測量體溫、噴

酒精，更換新的口罩，以降低搭乘公共運輸可能會有的風險，讓學生在

進校門後有更安全的生活空間。接著會為學生檢查、保管貴重物品，減

少有危險物品在身上的危機。檢查完後，做好最後的手部清潔，就讓學

生領取當天早餐後入班上課。在第一節下課時間，學生會到慈輝辦公室

服用自己藥物，接著開始一般日間課程，就此開始一週在平溪的生活。

 



     

    學生進班前已經花費了不少精力也做了不少事，小家老師們也全程協

助他們，學生進班上課後，老師及小家老師們的忙碌生活才正開始。清點

各小家未到的學生名單，與導師合作聯繫學生及家長，了解原因，確認狀

況後會視情況與原校聯繫，有時須原校合作與家長及學生溝通。 

    原校藉由慈輝日對平溪的活動及作息已經有所了解，但可能還是覺得

在跟平溪討論學生的時候，會有許多的困惑，到底學校的窗口是誰？小家

老師？輔導組？慈輝召集人？專輔？社工？輔導主任？ 

    在聯繫上的分工，週一早上小家老師負責，之後幾日由慈輝召集人聯

繫，視情況也會有社工或專輔聯繫討論服務個案的狀況，或是有部分是由

兩校聯合的群組，在其中討論學生狀況。通常需要協請原校協助的部分，

多是因為學生家庭有狀況或是個人就學意願影響其到校穩定，會先請原校

就近電訪及家訪，若可以，陪同就學，平溪也可協同至定點將學生接回，

共同合作以讓學生穩定就學。 

    在夜間生活部分，有課餘活動及宿舍生活。週一、週四為各社團時間，

週二及週三則為課業加強，可以自由參加。未參加活動的學生，則會回歸

各小家，依小家老師的規劃。夜間社團眾多，有靜態社團如田園木工、創

意氣球、烹飪社團、桌遊社，動態社團則有各類運動社團，滿足不同學生

的需求。社團除了讓學生培養興趣之外，也成為展現的舞台，創意氣球社

的學生，能在慈輝日、畢典等各大典禮場合看見他們場佈的作品，學生也

從其中獲得成就感及肯定。學生在宿舍生活起居，都需要培養良好習慣，

除了個人衛生習慣建立外，寢室及公共區域的分工也須輪流完成。除此之

外的時間，小家老師會安排學生使用健身器材、電腦，也會視情況開放手

機使用。而有些小家老師也會於一週找一天做小家的情感經營，一起吃夜

點談心，增進互動及關懷。盡力安排學生夜間生活，讓他們充實度過，但

當然事情不可能完全美好，在打掃、玩遊戲的過程中也會發生衝突，打鬧

跟打架，這也是青少年會出現的日常，也會在夜幕低垂的平溪出現。 



 

 

 

 

 

 

 

 

 

 

 

 

 

 

 

 

 

 

 

    在平溪夜間，小家老師就是最重要的存在，對學生既要管理，但又要

陪伴疏導。許多小家老師在執行團體規範後，犧牲自己的睡眠，將有狀況

的學生留下來，聽他怎麼說，給予安撫及引導；也有人像大哥哥帶弟弟一

樣，教他們怎麼面對衝突及情緒控制。這些小家老師像是一個家中有十個

小孩的家長，要面對個性迥異的孩子們，變著辦法與他們相處。而對同事

時，則需要交接學生們夜間狀態，提醒日間須注意事項，如：在放學時與

導師交接白天學生身心狀況，能快速掌握學生情形。 

    



 

三、 專輔於慈輝班的自我反思與期許 

    在這樣的一所夜以繼日、日以繼夜如同 7-11 的學校，專輔在慈輝班

的角色與定位，在這三年中我也不斷摸索，需要溝通及互動的對口太多，

光是校內，就要跟導師、小家老師、特教、心理師、社工、組長、主任

討論溝通學生狀況，對外則有原校專輔、社工、其他資源單位。許多時

候也讓我覺得無所適從，不知是否需做個案管理者，或是常覺得同一件

事需要講說數遍，既浪費時間又疊床架屋，故慢慢開始建立群組討論事

項，並且學校更常召開校內及校外的個案會議，將相關人員一次集合討

論及建立共識，以利後續個案服務。但當目標明確，便可以更清楚分辨

溝通對口，以及能以合作的方式。在這個位置上的專輔，需要非常良好

的溝通能力及協調能力，我仍在然學習中。 

    而在平溪也遇到二級處遇的困境，當每個學生都可能是二級或三級

時，該怎麼處理？因為申請家庭的特質，故許多學生從小學就由二、三

級服務，但當他們都到了平溪，不可能全部的人都由一個專輔服務，而

轉三級也需要經過二級，專輔也遇到分身乏術的困境。 

    目前有三個策略及因應方式： 

 

1. 輔特合作—敏敏的故事 

    敏敏是情緒障礙學生，情緒起伏大、轉換快速，不顧過去與其關

係如何，不時會突然翻臉不認人，常因人際困擾或家庭問題而情緒崩

潰需要臨時協助紓緩，常躲在校園角落；亦因有家族病史，會操控人

際來滿足自己的需求，拉攏勢力，並以言語辱罵討厭的人，不論對方

身份為何。 

    因學生狀況頗多，除了固定會談及臨時狀況處理之外，亦需要與

特教一同合作，輪流身心科陪診，與醫師討論學生近況，以利診斷及



給藥。因其非常需要一致的界線，故會不斷與特教老師討論行為策

略，欲給其一個穩定的依循。 

    特教主要會協助其行為調整，也會給予關懷，而專輔則較為專注

於其內心情緒議題，協助其釐清焦慮來源，給予情緒支持，也會適度

面質。另因敏敏特質，適度的忽略也是運用策略之一，此時就會與特

教合作，若是一方較為忽略，就會由另一方來關懷，讓敏敏需求能被

照顧卻不過度。 

    在特教比例極高的狀態下，常會有需要輔特合作的情況，尤其情

緒障礙的孩子，一面需要行為規範，一面也需要有人了解傾聽其內心

聲音，故會與導師、特教老師密切合作，彼此支援，分工卻又補位。 

 

2. 二三級合作—阿漪的故事 

    本與無功能照顧者同住，個性不喜受拘束，拒學且有憂鬱症狀，

有自傷及住院診療經驗。住院期間輪流探視，持續關懷及服務。未到

校期間常拒絕家訪及訊息聯繫，不讀不回，由於擔心阿漪安全，故在

討論後，社工與專輔，輪流每週至少兩次至家中關懷，家中無人應門

就留紙條；若阿漪不願意出來，我們就與照顧者互動；有人應門，就

陪伴吃飯煮飯；定期陪同就醫回診。與社會局社工合作，協助處理家

庭問題。阿漪在穩定陪伴及治療下逐漸穩定，起初能由專輔或社工接

到學校，後來雖然會遲到或偶而不到，但已能自己搭車到校。 

    後續改換照顧者及居住地，專輔與社工仍在有需求的狀況下至外

縣市家訪，並持續協助雙方相處。阿漪之前在面對關係衝突時，通常

會逃避不面對問題，但後來能經過專輔、社工的協助及練習，而能自

己練習與照顧者意見不同處。阿漪也從一開始的拒學，到最後一學期

週週從外縣市自行上學直到畢業！ 

    當每個學生都有接受服務需求，就需要更多與三級配合，與心理



師及社工師溝通共同服務的頻率及方式，將合作模式找出一最有效率、

彼此功能發揮最多的方式。轉介後，雖可能較多由三級服務，仍保持

溝通暢通，維持對學生掌握。 

 

3. 不能沒有你，兼輔！ 

    家庭失功能孩子需要陪伴，專輔也需要二級夥伴 cover！ 

    能通過申請慈輝班的學生，都是由於家庭功能不足，常也影響學

生身心發展，多數學生在國小即是二級甚至三級個案，當進入慈輝班

就讀後，仍能希望延續接受服務，但在絕大多數的學生都有需求時，

無法僅靠專輔協助，若之後無兼輔協助，可能有些學生會面臨到有需

求卻難以接受服務的狀況，覺得在慈輝生為多數的學校中，有兼輔一

同服務是有其必要性的！ 

 

    而在平溪與原校合作上，也有其美麗與哀愁。各校工作方式、文

化理解不同，面對學生的處遇也不盡相同，都是為了學生好，卻因考

量方向不同有處理上的差異。這時若能多溝通及互相理解處遇方式，

則可以有三贏的結果，如同比奈家的故事一樣。 

    比奈父母為外籍人士，溝通不易，家庭環境雜亂，而大小比奈亦

常表示身體不適而缺席，國小即有類似慣性不到校的情形，導師第一

線會先跟家長了解狀況，小家老師也會跟學生及家長溝通，評估並非

身體因素而較是不想就學時。會先請原校就近關懷及追蹤學生狀況，

亦會將學生帶至捷運站搭車上山就學，有需要時平溪也家訪將學生帶

回。在合作過程中，也發生因為溝通不良有些誤解，導致學生上山後

又須返回的情形，彼此或許會有些不快。幸而在多次與原校互動合作

後，達成共識，若請假日期較多，原校會至家中訪視，確認學生就醫



與否及受照顧狀況，若是情況穩定無不適，就會陪同學生到捷運站，

讓比奈兩人上山就學。 

    過程中也有起起伏伏，但經過不斷的溝通及協調後，能彼此理解

達到共識，目前也能合作愉快，今年大比奈也就順利畢業，而小比奈

則持續穩定就讀平溪。 

    在與原校的合作中，需要平溪內部先有一致性後，再與原校討論

及協調，藉由不斷的溝通與磨合，達到彼此的共識。在這樣的合作下，

更能成為彼此的助力。 

    至此，我想說的是，平溪慈輝班確實不是一個輕鬆的地方，很多

時候有許多與別人不同的辛苦之處，可是也有它獨特美麗的地方，我

慶幸有好的夥伴，能一起陪孩子走過一段。 

    有部電影「Me Before You」很符合這樣的心境，影片的過程中一

直等待樂觀積極有愛心的女主角「成功輔導」遭遇意外截肢頹喪尋死

的男主角，經過好幾個轉折時，我都想說就是這個時候了吧！要快樂

結局了吧！但卻沒想到男主角最後仍選擇了安樂死，出電影院的當下，

我跟同為輔導老師的朋友下了個結論「阿，原來是個失敗個案的例子

阿！」以結果論來說，女主角是失敗了，她沒有辦法依照自己的想法

「救回」男主角，但回看這部片名，似乎向我們說明了一件事，在遇

到妳之前的我是怎麼樣，遇到你之後的我又是怎麼樣，這涵蓋了一個

改變的歷程，當男主角更能坦然面對自己的困境而更快樂的生活時，

那個改變就對男主角就是有意義的了。自此之後我逐漸學會，不要只

以我所預期的目標為目標，女主角的爸爸說「你不能改變別人，你只

能盡量去愛他們」，我想我能做的是愛與陪伴走過一段路，不完全為

了結果，有 me before you，我想沒有什麼是白費的。 

 


